
T78
2018年1月1日 星期一

编辑：李皓冰

美编：罗强·三十而力

谢谢你，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钟倩

11月的最后一天，一阵“笃笃笃”
的车响，投递员终于来了。“今天怎么
换人了？”我问道。“她临时有事，我是
代班，特意交代我要给你送到，怕你
等着看！”我不禁心头一暖，每天与晚
报的相约，我就像等一位老友，晚一
会儿就会有些不适应。

记得上中学时，每天早上，我
都会从买早饭的钱中省出一个五
毛钢镚儿，从报摊上买份晚报塞进
书包里，淡淡的墨香亲吻鼻尖，心
里是说不出的满足。那个时候，我
就有个念想，什么时候自己的文字
能变成铅字，也神气一把？

美好的憧憬还没来得及实现，
就被残酷的现实打碎：一场顽疾悄
悄降临，我被束缚在轮椅上，眼前
变得黯淡无光。父亲从外面回来，
带回晚报，“看病欠下一屁股债，哪
里有钱买报纸？”不知他从哪里找
来好几张晚报副刊，皱皱巴巴，还
有些脏，我却如获至宝。他沉默不
语，我心里懂得，用笔碰撞出一条
生路来，是他的期望。更多的时候，
他跑到学校报栏前抄写一些精彩
的片段，堪比字帖般的小正楷，刚
劲有力，看得我泪眼模糊，心潮起
伏，下定决心写出个样子来。

曲艺界有“到济南踢门槛”一
说，有两层含义，济南爱好曲艺的
人多，济南晨光茶社演员有绝技，
没有真本领上不了台。写作同样也
要踢门槛，晚报副刊无疑是高门
槛。经过“石沉大海”的历练，我的
文章叩开了副刊的大门。获知文章
发表，母亲跌跌撞撞，跑到家属院
老干部科找样报，却发现副刊被人

“挖”走，工作人员说其他报都不
少，就晚报副刊经常被挖走。那篇
文章是怀念我的爷爷，投稿后向平
编辑先后让我修改过两三次，她不
厌其烦地指导，我第一次体会到把
关之严和大报风范，也看到自身的
不足和差距。此时，唯一的良师就
是副刊，尤其是一些名家的文章，
我反复咀嚼，甚至全文抄写。功夫
不负有心人，在晚报主办的一次全
省征文中，我摘得三等奖，竟有外
地读者找上门来与我交流。这期间
还有个小插曲，著名散文家戴永夏
先生通过这次征文记住了我的名
字，说我写得感人至深，被他发现
后，他一直在留心我的文章，并经
常指导、点评，多年后我才知道，不
禁受宠若惊，又惭愧万分。

后来，我给“闻香版”投稿，稿
件多为三千字，定夺选题很关键，
困惑之中我第一次拨通了孔昕编

辑的电话，之前的小忐忑在她的耐
心解答中一扫而光。我放开胆量去
写，做足课下功夫，案头摞高的书
籍，高过我的头顶，心理学的功底
使我得心应手，越写思路越清晰，
越写越有默契，每个星期日巴望着
看到自己的作品，也引来很多咨询
师的关注。稿件见报后，我认真比
对，看编辑对文章的精微“修复”，
不得不感叹他们的严谨和包容，以
后再写自然多了一些审慎和敬畏。

小苗不会一下子长成参天大
树，写作也不会一下子走向成功。
晚报副刊陪伴我一路成长，“青未
了”那三个字，如一团团绿意在我
心底晕染开来，化成一片生命的绿
洲，载着我奔向文学的彼岸。

2016年，我成为中国作协会
员，第二本新书出版，这些无不得
益于副刊家园的培育——— 于“华不
注”眺望新济南，在“青未了”歌吟

新生活，于“观澜”处书话人生，在
“城市笔记”记录生活高光，在“齐
鲁壹点”洞察人间百态……近几年
来副刊几次大改版，编辑总会发来
邮件征询意见，副刊越来越有温
度、接地气、更有看头，营造出百花
齐放的文学场域，我写起来也更加
自由、更加敬畏。凭借多读、勤耕，
我赢得读者们的广泛喜爱，也深受
编辑们的高度认可。我与读者素不
相识，但文章发表后我们常常对
话；我与编辑未曾谋面，但字里行
间我们神交已久。这种精神层面的
沟通，我很珍视，特别是观澜版的
书评，每每文章见报，我的手机便
会“嘀嘀”响个不停，老作家、老读
者、外地朋友、中学教师等发来短
信、点评，写作如同农人耕种，读者
收下我的柴禾，我才是幸福的，那
种喜悦不足为外人道也。

王鼎钧先生在《关山夺路》中曾
说过，“大报一定要有文学副刊。文学
副刊要反映当时人的意念心灵，一道
一道菜都是热炒，不只卤味和罐头。”

“热炒”也是我的坚守，向“隔夜饭”
“炒冷饭”说不，用心捧出一篇篇文
章，带有真情、真意，因为好的文章中
定会住着一颗热气腾腾的灵魂，感动
自己，才能感动他人。

晚报副刊陪伴我走过而立之
年，转身回望，我心怀感恩，没有

“青未了”的严师高教，就没有我今
日的文学成就，没有扶持“新人”的
宽容，就没有我自由灵动的文
风——— 谢谢你，让我遇见最好的自
己。如今，晚报迎来三十岁生日，三
十载初心如磐，三十载风雨相伴，
我很想说，不忘来时路，相约下一
个三十年，我们始终在一起！

2017年8月26日，本文作者钟倩获得第一届优秀“齐鲁志愿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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